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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资料库在其双红堂文库①之戏曲 188 目中，专

门收录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戏曲本 64 册，除 9 册

录俗曲唱本外，有 55 册收录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

折子戏曲本 64 种，其中残本 9 种，同题异本 3 种，
重本 2 种。 这批剧目经黄仕忠先生整辑目录，但尚

未引起研究者关注 [1]。 这些曲本包括《斌书剑》《收

劳虫》《斩单童》《度牡丹》《鱼鳞剑》《碧玉簪》《狐凤

配》《华 容 挡 曹》《锦 江 楼》等，内 容 涉 及 三 国 历 史

剧、隋唐故事剧、水浒故事剧、佛道度脱剧、聊斋鬼

戏、侠义公案剧、才子佳人剧等；其中《三匣剑铁球

山》一种，将才子佳人与武打、剑侠、公案诸情节线

索相糅合，与通俗小说《争春园》（又称《剑侠奇中

奇全传》） 以剑侠穿起才子佳人故事的框架不同，
在十七场故事中，通过复沓、跌宕、悬置、巧合与误

会等多种手法措置关目， 以武孝廉与车二姑的姻

缘故事为主线，点缀剑侠行踪与清官断狱，叙写重

心有别，角色颇具个性，曲词对白诙谐风趣，呈现

出独特的川地故事趣味和浓郁的地方民俗 色彩。
考察这一早期川剧的稀见剧目②，也同时是清末牵

连教案而遭到地方政府禁毁的一种禁戏， 对于了

解清末地方戏创演活动及四川社会风俗民情具有

极高的价值。

一、版刻形态与故事源流

《三匣剑》一剧，封面右侧竖排刊刻“咸丰九年

（1859）四十九册”字样，上横书“三匣剑”小字，正

中书黑体大字“铁球山”，左下角书“邛州刊”小字。
卷末有牌记“长盛堂刊”字样。 从封面刊记看，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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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双红堂文库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收藏之孤本和稀见戏曲小说，原为日本法政大学长泽规矩也

先生旧藏之中国明清戏曲小说，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双红堂”书斋之称名，缘于长泽先生大正十四年购得宣德十年刊《新编金童

玉女娇红记》及觅购崇祯本《娇红记》。 东大双红堂文库虽已无“双红”之所在，但文库存明清戏曲小说文献丰富，许多为世罕见。 其戏曲 188、
189、190 子目中，收录近千种清末民初木刻、石印、排印之唱本，归入集部南北曲杂曲类，除北京唱本外，唯有 188 目所收为四川唱本 64 册。

②《川剧剧目辞典》未收，目前国内未见藏本。 惟《俗文学丛刊》第 92 册于昆曲之朝代不明故事中收入戴思望本两种，其中一种可能为残

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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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于清末，“四十九册”，说明此剧与其他曲本合

集刊印，应该是一部大型的川剧剧本选集，惜其他

本子情况不详。 刊刻的地点———邛州。 看来在清末

戏曲编演活动繁盛， 双红堂藏 64 册四川唱本中，
有 15 种是刊刻于邛州的，数量不少；刊刻堂 号亦

多，其中双发堂 5 种、万顺堂 4 种、三元堂 2 种、兴

发堂 1 种、敦化堂 1 种、堂号不详 1 种，此本为长

盛堂所刊之 1 种。 据《四川省志·出版志》，民国时

期邛崃冉场有《三匣剑铁球山》一册①，成都坊刻本

《三匣剑铁球山》一册 [2]（P623），未见藏本。 另据《四川

坊刻曲本考略》，民国年间绵竹文运堂 有刻本《三

霞 剑》，藏 四 川 省 图 书 馆 [3] （P184），因 迁 馆 未 见 藏 本。
《川剧剧目辞典》[4]失收此剧目。 查《俗文学丛刊》第

101—108 册川戏类未收此剧，第 92 册昆曲类有两

种朝代不明故事《三侠剑》抄本，作者为戴思望：一

种是清传奇《三侠剑（马俊脚本）》两页，内页书“三

侠剑三本 马俊”，仅叙马俊与郝鸾会面事，应是残

本；另一种为《三侠剑》二本[5]（P33-85）。
此戏曲本正文为手抄字体，每页十列，每场题

目竖排黑体大字，占页幅之半，角色、科介、曲牌用

小字（间或斜体）标出，从字迹看，应为数人穿插抄

印，1-4、5-12、13-16、17-41、42-70、71-86 页字迹

的书写方式、笔画粗细、笔势方向略有差异。 字迹

刊落不多，整体刊版形态较为整饬，但出现不少错

字、别字和异体字、自造字。 如第一场吕学言“日后

若得衣冠（一官）半职，也不枉我二老抚养一场”，
“叔父把儿来训淘（熏陶）”，二姑唱“观春风吹柳枝

如仝（同）戏要（耍），见燕儿占（站）梁上闹闹囃囃，
移金莲观见了琹（琴）棋书西（画），挂的是丒（丑）
女图伍娘剪发”；第二场武志云“我去心已定，休得

扯衣当（挡）儿耍手”，清官详验一场旦唱“女儿家

羞达々（答答）怎敢向前，上堂来奴只得双夕（膝）
跪见，叩贺了大老爷转去不年（言）”；冯氏 剪花一

场有丑唱“老鸡婆把我的艮（银）河气断，好叫我这

一阵心内不安”。 还有如—刑房武（仵）作、亲身遇

（寓）目、全（权）且、筋禾（酥）骨 软、真（贞）节、迯

（逃 ）、孤 （辜 ）负 、今 来 （乃 ）是 、梁 詹 （檐 ）、打 郊

（搅）、柴非（扉）、垂（捶）胸櫈（顿）足、衙玉（役）自

候（祗侯）等等。 这可能是因为抄工识字能力有限、
知识水平不高造成的。 曲本中掺入的大量方言俗

语，熟语典故，如耍手、恻忍、招承、莫有、上阚、雄

相、须然、疑乎、叙话、弯转、坐到、枉骗、走烂、搭尸

场、挖凹凹、用目一眇、打嗝熬夜、头水姻缘、走人

户、美娇娇、有才有量等，显示了抄本故事摄入蜀

地方言带来的语面趣味和地域情采。 全剧除上下

场诗、坐场诗外，主要以大段大段的科白戏串场，
角色表演情态和动作颇多，除用“介”标识表演动

作 外，还 有 如 过 场、吹 打、口 传、坐 轿、下 马、动 屋

梁、咳、吼、叹、转、睡、打等特定的动作提示。 而点

缀唱段多无曲牌，有吹唱、坐唱、叹唱、擂鼓上唱、
捡炭唱、一唱、二唱等唱作连理表演，零星可见有

曲牌的唱段，只有回衙细审一场有旦唱【驻马听】、
花园散闷一场有丑唱【扑灯蛾】两支曲子。 这种种

面貌，显示了此剧中的抒情性曲唱已退居次位，作

为一本不重唱功而重白口做工的戏，对话、叙事以

及动作表演主宰了故事的趣味。
此剧分引子、花园散闷、冯氏剪花、过车家庄、

凤仪祝寿、伍志杀奸、清官祥验、回衙细审、大审二

姑、吕举进监、郝鸾伐木、马俊下山、马俊要剑、冯

氏偷情、捉拿伍志、知府判断、吕举出监、配合团圆

十八场，但冯氏偷情一场有题目而实无内容，情节

展开是马俊向伍志要剑不得、 而至官府与雷正堂

对话的后半场，所以实际上是十七场。 此剧从武孝

廉吕三官校场操演途中邂逅车二姑，一见倾心，两

下生情叙起。 接着以冯氏偷觑的旁叙，转入伍志杀

人一线：无赖子听母亲说道此事，冒三官之名来会

二姑未果，二次带剑再闯车家，误杀大姑与丈夫辉

安，将两颗人头去害仇家打饼郎七。 继以人头为设

伏，叙及捡炭赵大被郎七诱埋坑下的另一凶案。 故

事的后半部分，以问剑寻剑为转关，将公案与侠义

故事合围： 开封府正堂雷上京审狱收剑， 提审二

姑，招出三官为凶犯。 伍志梦话杀人，被玉蝴蝶马

俊听闻，因郝鸾伐木问剑，下山寻剑的马俊直奔县

衙取剑，并供出真凶伍志。 经赵正寻侄、三官对质，
二姑辨凶，审出武志罪行，解开赵大疑案。 最后宝

剑取回，二姑断配孝廉，三官及第，回家祭祖。
考此剧情节与故事源流， 有两种小说与两种

戏文与之相关。 两种小说是 《剑侠奇中奇全传》、
《大汉三和明珠宝剑全传》；两种戏文是《俗文学丛

刊》第 92 册昆曲类所收戴思望《三侠剑》二抄本。
开清代侠义小说之先声的 《剑侠奇中奇全传》，又

名《争春园》《奇中奇》《三侠记新编》《剑侠佩凤缘

全传》。 全书四十八回，不提撰人，或谓卷首序者寄

生（即《五美缘》作者）为该书作者。 前署《绣像争春

园》，有镌刻年代及梓行书坊名。 此书最早刊本为

嘉庆二十四年（1819）文德堂本，后有多种刊 本传

①据《四川坊刻曲本考略》载《四川坊刻曲本书坊名录》，成都冉场（地址不详）民国年间刻印过《三匣剑铁球山》，应即此种邛州刻本（刘

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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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①，可见其流行之盛。 小说叙述汉平帝时以郝鸾

为首的鲍刚、 马俊等侠客与以米中立为首的奸党

进行斗争、除奸报国的故事。 世宦之子郝鸾得道士

司马傲所赠三口宝剑， 并寻访二英雄。 后因救凤

竹、孙佩，与宰相米中立结怨，得义士鲍刚相助，遇

义侠“玉蛱蝶”马俊，结拜赠剑。 马俊杀奸救友，至

铁球山与众人聚义，并率兵勘平米中立篡位叛乱、
班师回朝。 小说以侠义情节为主干，塑造了马俊作

为千古第一侠客的形象， 并揉进才子佳人的轻艳

故事， 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六回， 以居二姑冶容惹

祸、武大汉妒奸行凶、狠上狠杀人灭口、误中误认

假为真、 三进开封索宝剑、 两案人命审真情为回

目， 叙述了伍志母亲毛氏与居奉玉二女儿二姑搭

讪， 见二姑与南门外李员外儿子花马三官一笑失

态，传语提亲不成、怀恨在心的武志，因而酿成起

意冒闯，带剑威吓，强奸杀人的命案。 正是这一段

轻艳插曲与公案故事， 成为后来四川唱本着力改

编的故事蓝本， 只是唱本摒弃了小说这一段风月

故事刻意渲染的猎艳风骚、多了几分轻俏谐趣，叙

事 取 向 和 趣 味 已 迥 然 有 别。 另 有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1848)经 纶 堂 刊 本、佚 名 所 撰“绣 像 第 十 才 子 书 ”
《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六卷四十二回，袭用此

故事框架而成，所不同的是，故事背景移至汉武帝

时代，故事结尾众侠客均结佳缘[6]。
而《俗文学丛刊》昆剧类列此剧两种为朝代不

明故事， 可见其故事在不同剧种中移植流播的痕

迹。 第一种为《三侠剑（马俊脚本抄本）》，仅 一页

半，用“马俊道”，略叙郝鸾奉命去浙江寻奇人，马

俊于舟中见郝鸾不凡，打听后知其为洛阳小孟尝，
英雄相惜，决定翌晚会面事。 这个残本结尾有一些

字迹，如“铁球山 焦灼、王常、张奎、两天王”等字比

较模糊，难以辨认清楚，不知后面是否还有续文。
第二种《三侠剑》二本，头本有称庆、赠剑、踏青、豪

劫、焚 救、闹 园 五 场，二 本 有 结 盟、审 问、遇 师、计

迫、路劫、空救六场[5]（P33-85）。 两本戏都以书生孙佩与

开封凤家小姐栖霞的姻缘磋磨为引线， 演述了两

路英豪邂逅结盟、仗义行侠、惩治强抢民妻的恶霸

的故事。 一路英豪是善轻功、劫富济贫的司马傲之

徒马俊，在嘉兴劫富济贫，惩治了伪造借据、强夺

孙佩妻子凤栖霞的马自英，烧毁了马府。 另一路英

豪是名门之后郝鸾得司马傲赠剑三把， 并嘱往河

南寻英雄转赠； 郝鸾与鲍刚一同在河南争春园观

赏把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下了被宰相之子

朱斌彝强抢的凤栖霞；而朱家仆石敢当率众劫抢，
郝鲍二人怒取朱府三十六条人命， 在逃往松林途

中遇司马傲，救凤栖霞于湖广道上。 凤竹送女儿投

亲，被朱斌彝扮成强盗再次强夺，鲍刚前来赶走恶

人，却与匿于佛龛中的凤栖霞错过。 故事收束于司

马傲命铁球山头目樊冲捎信凤竹， 言孙佩凤栖霞

此劫会化险为夷，邀凤竹回山寨等待消息，而这并

不是侠义故事最终的了局。
与这些作为故事前史呈现的“侠客上山”的情

节不同的是，双红堂藏《三匣剑》以吕学三官与居

二姑邂逅生情引出两桩人头案中案， 而以寻剑为

故事线索，延展出“马俊下山”的故事后史。 截取的

故事段落不同，不仅在故事的“转向”，亦呈现出题

旨的大异其趣。 如果说， 侠客上山是因为行侠除

恶、触犯权豪而难以容身，侠义行为与龌龊官府形

成了势难两立的对峙，那么，“马俊下山”则主要不

是为了直接行侠，而是暗中帮助清官解开迷案，义

侠之举与公衙断案反而达成了同道合力。 倒叙争

春园故事的铺垫， 显然并不是为了弥补马俊下山

的动机， 而是为了交代雷正堂何以如此相信一个

不速“刺客”，又何以依赖江湖的力量方能 斩恶除

奸。 对照之下，双红堂藏《三匣剑》显然更具故事的

完整性和机局转关，那么，此剧是如何完成颇具意

味的故事“转向”的呢？

二、关目措置与叙事趣味

《三匣剑》一剧以车二姑与吕三官的姻缘故事

为主线，以雷上京审案、马俊寻剑为两条复线，通

过角色行当的突转与递换、 关目排场的跌宕与悬

置、道具的复沓与绾合等措置手法，形成了错综复

杂的人物关系和叙事趣味。
首先， 剧本在依循传统戏曲生旦净丑行当体

制的同时，又打破了行当框架，不只由演员扮演角

色来阐释人物， 而是让其中的一些人物在不同场

合亮明身份、转换声口上场，从而形成了人物动作

线的突转和角色系列的递换。 就剧中的角色行当

系列而言，旦角有小旦（二姑、大姑及土地婆魂）、
老旦（婶娘、车夫人）丑旦（冯氏、薛婆）；生角有小

①如道光元年（1821）三元堂本、道光五年（1825）、道光八年（1828）刊本、道光十八年（1838）四照堂本、道光十九年（1839）长兴堂刊本、

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本、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也轩本、同治二年（1863）集经堂本、光绪十五年（1889）重刻本等。 由胡云富点校、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争春园》，即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道光五年 刊 本 为 底 本，参 以 光 绪 十 五 年 (1889)重 刻 道 光 丙 午 年

(1846)刻本点校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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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吕学）、老生（叔父、车凤仪）；丑角有武志、王和

尚、金辉安及土地爷魂、捡炭赵大、打饼郎七、王乡

约、官差一二等；净角有郝鸾、四大王豹刚、孙配、
常让、马俊等。 除此之外，还有直接以身份或人名

出场的人物如官正堂雷上京、二院公、众邻、赵正

等。 在主角吕学出场的不同关目中，一直以小生出

场的吕学,有两次身份突转。 一次是在《大审二姑》
一场，当差役来提捕，吕学上场，先是以“吕介”骂

差役胆大妄为、拿错案犯，又以“吕唱”声称 :“每日

里在夹道掺弓演箭， 我何曾杀了人与谁通奸”，愤

激自辩；当见到雷大人在堂，则恢复了“小生”口吻

自叙身世、陈辩事实，语气稍显缓和。 另一次是在

《知府判断》一场，当雷正堂命二姑摸人认凶，“上

吕唱” 则表现出被提上堂来的吕学担心动刑披冤

的神态，接下来两次“吕介”，一是期望二姑不要攀

诬错认，发话关切犹疑；二是责骂武志狗才害人，
出语掷地有声，尤其是随后的“吕唱”———“见狗奴

恨不得举拳便打，你杀人害得我好受刑法，论理来

你狗奴要问杀剐，方知我吕三官肺腑心花”，对 武

志行凶栽赃事恨恨不平，显出定要审出虚实、洗刷

冤屈的坚执。 当雷正堂要断配二姑与他时，其又恢

复了“生”之应答。 与吕学的身份突转不大一样，此

剧在处置两条复线主干人物雷上京和马俊时，则

是在开头或某些段落点出人物角色， 而在更多的

场合径将人物置换角色登场， 出现行当递换和人

物声口断续。 如雷上京在《凤仪祝寿》一场第一次

出现，即以职位“官”上场，自言开封府正堂，此后

要么以“官”断案，要么以“雷”问审，在马俊口里，
他是雷知府，在武志口中他是雷老大爷，在百姓眼

中他是雷正堂。 按角色形象，应该将其归入老生一

角，但全剧却未给这个人物行当定位。 显然，如果

置其在老生这一角色系列里， 与叔父、 车凤仪同

角，轻重是难以措置的。 马俊作为第二条复线的主

干人物，在《吕举进监》一场登台，身份只是“四大

王”之一，其他大王随后都“众”角色，只有马俊，标

明“马”，直陈其姓以示玉蚨蝶身份特别。 此后在马

俊下山、马俊要剑等重场戏中，这个人物始终都是

以“马”自我亮相。 在其粗豪爽快、雷厉风行的剑侠

个性之外，飞檐走壁、偷窥梦话、套问案底、稳住凶

犯、周旋正堂、问剑助勘的种种行事作为，倒多了

几分精细审慎、智巧灵隽与诙谐风趣，其声口、眉

眼、动作在生、丑、净之间递转变换，显然比将其归

入净行表演要生动得多。
其次， 整个故事的脉络起伏与关目排场的空

间延展， 还有赖于丑旦和丑角人物动作线的跌宕

与悬置。 如三官遇艳的情事铺排，因为有了丑旦戏

冯氏偷情、薛婆验贞的映带，而显出风情摇漾、意

韵骀荡。 如开场引子叙武孝廉吕三官立志考中武

榜光耀门庭， 在去校场操演途中邂逅美艳女子车

二姑，为之动容，盘桓中苦于无法表达心迹。 车二

姑见到相貌堂堂的英雄汉，也顿生爱慕之情。 这一

场 两 下 生 情 的 旖 旎 故 事 在 花 园 门 首 刚 刚 拉 开 帷

幕，“眼送情手在比又把头点”，惊艳互赏、打量试

探、羞怯躲闪、眉眼传情，俊生婧女之间初次相遇

的复杂心理状态，却被东门外开站房、看惯偷情手

段的寡妇冯氏曲解为邀约私会。 当吕学遇艳的主

线故事在此被悬置，武志冒闯、二姑错认、冯氏偷

情、 大姑留宿等复线故事却接二连三地不断排比

关目、 推衍情节： 耍钱好赌的伍志听母亲说道此

事，冒名来会二姑。 二姑误会门外人为吕学而翌日

邀约，武志误会床上人为吕学而起意杀人；撞破母

亲与王和尚偷情的武志临时起意带剑再闯车 家，
金辉安夫妇因酒醉而偶然留宿小房， 所有这些巧

合与跌宕最终酿成错杀凶案， 似乎将故事引向了

公案的另一路；但当二姑受审、吕学对质，才又续

上才子佳人的主线故事。 在《大审二姑》一场，当二

姑错中错招认吕学时，雷正堂传薛婆附耳低语，要

将二姑女儿身验贞。 让“恨薛婆做的事实在不堪”
的二姑没想到的是， 雷正堂正是想通过此举查明

吕学二姑之间只有邂逅而无私会“奸情”，才好 替

这一对才子佳人洗刷罪名。 这看似节外生枝的尴

尬之举，实是主线故事草蛇灰线般的隐伏。 而金辉

安夫妇、郎七赵大、王和尚王乡约三组丑角过场戏

的空间延展， 不仅将主线故事有意味地悬置、延

宕，而且提携了排场风趣和戏剧性。 如金辉安夫妇

的丑旦过场戏份设置别有意味。 第十二场《马俊下

山》金辉安夫妇鬼魂扮丑旦上场，作为这一场故事

的引子， 是为引出武志杀人不祥、 见鬼心慌的张

皇。 而土地爷婆先后从前门和后门挡住武志出门

赌博的去路，则巧妙地借鬼魂的力量和禁戒，限制

了武志的行动，让他只能躺在床上白日梦呓，从而

让马俊得以从旁窥见武志不意抖落的实情，如此，
方与第四场《过车家庄》金辉安夫妇以丑旦出场为

岳父上寿对唱过场戏的有意悬置， 形成了遥遥呼

应；并以三匣剑为引线顺藤摸瓜，引得武志供出凶

案，为下场马俊官衙索剑作了铺垫，显出两处丑旦

过场戏的排场落脚。 第四场《过车家庄》的后半部

分，武志行凶落荒而逃，发现错杀而仓促带出的两

颗人头无处支消，遂起意投在南关打饼炉内、去害

仇家郎七。 不想人头却被捡炭赵大搂出，两下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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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赵大被郎七诱埋义冢坑。 不是南瓜、不是冬

瓜，而是“带毛”的人头，将两个丑角扭结在一起，
一个不明就里，害怕栽赃陷害，讨口无心；一个狠

心锄打，担心祸事惹身，有意灭口。 由此，故事牵出

一案两凶。 而第三场《冯氏剪花》以冯氏偷情辅线

故事开场。 武志回家，撞破了原本认作干儿子的王

和尚竟与干妈同窗歇卧， 王和尚情急之下跳墙逃

走。 母亲的偷情触发了武志的欲望之火，才促发了

武志再闯车家带剑求欢的行事动机。 在 《武志杀

奸》一场，王乡约先是因不肯配合调查案情，被差

役打板子，后又因油嘴滑舌闹官堂、不肯“搭就尸

场”而被强行叉出。 这两段丑角戏作为引子，一落

一起， 方衬托出了清官详验的重要关目———雷正

堂会解民情、实地勘断的办案情节。
最后，此剧的叙事趣味，还体现在通过特定道

具形成的排场复沓与场阈绾合上。 构成故事要素

的两个重要的道具———三匣剑的失得与人头的失

得，勾连起民间、江湖与庙堂三种场阈，将活动在

这一场阈中的小民、侠盗、官役聚合在一起。 三匣

剑这一道具， 起初在主线故事上并未显现其重要

性。 当武志带剑再闯车家时，虽武志有言“不免把

马大爷三匣剑带起”， 对 宝剑的来 龙去脉有所 交

代，但它也仅仅是赌徒恶棍的一件防身之物而已。
当武志用剑杀人、落剑逃亡时，宝剑又变成了一件

遗失在作案现场的凶器。 从防身到行凶，器用的突

变，使宝剑不但成了不祥、血腥和杀戮的代码，而

且就此隐匿搁置，在随后的六场戏里没有再出现。
直到第十一场， 郝鸾为修缮中军帐倒柱而问剑伐

木，逼出当年曾因打抱不平大闹曾春园、劫法场救

孙配、斩杀祥符县令、落草为寇的侠客玉蝴蝶马俊

下山寻剑，才又引出武志家寄剑、开封府要剑的话

头；而宝剑的真正身价与来路方才于此揭晓，三匣

剑乃司马仙翁赐予郝鸾的宝物，龙泉、朱虎、赞禄，
各个锋利无比、削铁如泥。 从武志杀人的凶器、雷

正堂审案的物证，到仙人遗世的宝物，马俊行侠的

兵 器，宝 剑 几 经 易 主；随 着 道 具 的 复 现、隐 匿、失

得，案情最终水落石出。 民间、江湖、庙堂的不同故

事场阈被巧妙无垠地绾合在一起， 从而使回旋在

儿女、英雄、士宦人群之间的戏剧排场产生了沓转

的张力。 而戏剧中的另一道具———人头的失复，时

而与宝剑一同隐没， 时而又牵出故事在市井延伸

地带的另一层波澜———武志斩头、 郎七埋头与赵

正寻子。 作为底层游民的武志不务正业， 嫖赌成

性，终日游手好闲，不择手段寻找一切可以钻营得

利的机会，也包括对美色的垂涎和占有。 当他冒名

翻墙入二姑闺房，见床上二人同眠，以为是三官先

他而来偷情，一怒之下就挥剑砍了二人头颅；接着

又临时起意设计陷害仇人。 当被他慌乱中带出的

两颗人头，被捡炭赵大于打饼炉内捡出，作为道具

的人头， 以这样的方式怪谲地出现在不该出现的

地方，不仅揭示了站房游民的贪淫无赖，而且意外

牵连出更为驳杂的市井真实———原本与人头案无

关的小商贩郎七，先是为了自保避祸，不顾其中蹊

跷，与赵大讨价还价企图私了。 面对乞丐的纠缠和

索要无度，郎七终于暴露了市井匪气，在去南关义

冢地埋头时趁机将赵大推埋坑下。 在此，人头案两

命变成三命，一凶变成两凶。 这不仅直接造成了雷

正堂暗地寻访人头不果， 而且又翻出赵正因失踪

儿子托梦告冤、上堂告状侄子杀叔一案。 直至郎七

到案起出两头一尸， 连环套叠的案中案才真相大

白。 武志斩头与郎七埋头，是关于民间社会书写的

重要关目，通以过恶棍贪淫杀人、小贩避祸杀人、
乞丐捡炭殒命，展示了底层生活图景的混杂无序、
肆无忌惮的人欲乱象， 以及市井人性触目惊心的

恶浊与阴暗。
由风月姻缘的阴差阳错， 牵出人头凶案和清

官断狱；得益于侠客的智取，盗寇与清官以“信言”
易剑的交易，一案两凶三命的悬疑最终得到开解。
由此看来， 此剧是通过主线与两条复线的交错互

见，以角色递换、排场延宕，道具复现，贯穿起连环

往复的场景示现， 在减弱戏曲代言的多重功能的

同时，着眼于故事的内在套层，巧妙地完成了人物

与故事在江湖、庙堂与民间的游走和转向。

三、剑侠除恶与禁戏防邪

此剧在姻缘故事的主线之外， 有清官断狱与

剑客行侠两条辅线。 有意思的是，辅线上的故事在

庙堂与江湖之间展开的过程，显然出现了“戏份”
的不平衡和倒置意味的“代偿”。

在庙堂这一条线上， 此剧塑造了一位颇富亲

民色彩的清官雷上京。 开封府接到行典车凤仪报

案而审狱收剑，命王乡约搭救尸场，带仵作起轿去

验尸，询邻里勘问案情，设技巧审出口供，可以看

得出这是一位精心审案、勤政有为的地方官长。 尤

其是雷正堂还善于掂量世习人情，洞察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行事动机，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猜出待

嫁二姑与人有私、凶手起意误杀之细节，并采取了

验贞、对质、摸人等非同寻常的审案策略，来赏识

才子、怜爱佳人，回护被冤屈的“嫌犯”，智斗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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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无赖，并断配姻缘，资助武孝廉考中状元，扶

助了地方正义。 但庙堂之上的清廉与一个人上下

奔走、内外交困的“孤独”，却难抵江湖社会的风生

水起，庙堂的清政远比不上江湖的侠行。
在江湖这一条线上，此剧自第十一场始，排场

为之一变， 叙写和塑造了一干以马俊为代表的生

龙活虎的英雄侠客。 郝鸾因父亲郝春曾为明廷股

肱、 为奸臣所害而四处流落， 得遇司马仙翁赐龙

泉、朱虎、赞禄（三匣）三把宝剑，为焦代王接上铁

球山为王，并与太岁头鲍刚、玉面孙配、云先常让、
玉蝴蝶马俊拜坛结义。 描绘这一幅聚义英雄的群

像图， 是为了烘托焦点人物———玉蝴蝶马俊的出

场。 当年曾因打抱不平大闹曾春园、 劫法场救孙

配、怒杀祥符县令、落草为寇的玉蝴蝶马俊，因郝

鸾伐木修中帐倒柱，问剑之去处，不得已下山寻找

三匣剑。 从这一段倒叙中，我们已经领略到一位曾

经沧海、扶良救弱、敢做敢当、性情快爽的侠客的

江湖辉煌。 及至马俊找到寄剑的伍志店中，不仅于

月黑风高夜潜行街巷， 而且能使轻功大白日 “遁

形”，飞檐走壁中听到伍志因金辉安夫妇鬼魂索命

而梦话杀人，套问之间方知伍志杀人实情，宝剑已

为雷正堂收缴入库，遂设计稳住伍志，奔县衙会雷

正堂，揭明案底收回宝剑，这数场戏的敷演，才显

出玉蝴蝶惯走江湖、善于审时度势、足智多谋、更

深于周旋权变的机警敏捷。
当然，故事饶有兴味的地方，远不止此。 当马

俊不请自来，闯入官衙，匿于梁间，正思量疑案难

决的雷正堂听到响动， 深恐当初因祥符命案拿住

又逃脱的马俊“刺客夜发”、又来寻衅滋事，未曾料

到马俊开口与正堂对话，却道明索剑之意，并供出

了疑案真凶伍志。 至此，飞檐走壁的刺客为夺剑而

来，却意外变身为侠客，不是与官府分庭抗礼，而

成为官府解决纠纷、料理刑事所依赖的重要力量。
而清官断案遭遇死结，衙役唯诺，顽民刁蛮、凶案

连发，势恶难治，不得不仰仗昔日“盗寇”的另类侦

破、独行侠的暗访取证提供信息、解难释疑。 刺客

作案———侠客智识的动作转换，清官追凶———“盗

匪”送凶的明暗纠合，世俗政权虚弱无力与江湖世

界强势张大的倒置与代偿， 不仅完成了公案向侠

义借力、侠义向公案合轨的故事结局，而且表现出

英雄侠客性格的丰富面相和精神生活的完整性。
此剧是 “三匣剑” 故事书写中非常独特的一

种。 它的独特，不仅在其以角色声口、排场情节、道

具运用上呈现的叙事表达之巧妙， 更在其内容旨

趣上所寄托的民间趣味和江湖精神。 正是因为戏

剧编演活动中渲染江湖世界对政事刑法的介入，
独行侠的行事取则对于世俗政治与伦理格局的冲

决与悖逆，使得此剧引起了地方社会的关注，成为

早期川剧被地方政府严厉禁毁的一种剧目。 光绪

末年崇庆知州柴作舟曾察报四川总督奏章曰：“敬

禀者，窃维盗贼为四民主害，故捕诛首贵从严。 治

法有一得之愚，冀推行乃能尽善。 卑州夙称盗薮，
掳掠频仍，藐官玩法，毫无忌惮，固由教养无术，亦

缘姑息而成。 团保稽查既虚应故事，兵差缉捕又视

同具文。 而开盗之智者，有邪说诸书，坐盗之源者，
有赌博等事，销盗赃而张盗胆者，则有小押当铺，
启盗萌而藏盗迹，增盗党而益盗焰者，则又莫如烟

馆与演戏为最。 以故盗风日炽，民困难苏。 卑职今

春调任斯邑，访悉情形，当即整窃团保，讲求缉捕，
倍赏必罚，以劝以惩，拿获首要多名，悉论如法。 顾

急则治标， 在诛戮之不宥缓， 而图本贵防杜之维

严。 一面出示严禁买卖邪术诸书及赌博、小押当、
烟馆，演戏等事，以冀盗氛稍缉，去杀胜贼．而其所

以必禁此类之故，敢为我宪台亲缕陈之。 缘邪说如

《水浒》《三匣剑》《绿牡丹》等书，所言皆好勇斗狠，
犯上作乱之事，茶馆所讲评书亦无非比等类事。 读

者，听者尤而效之，遂自目无法纪，故开盗智，即今

之拳匪，亦此等书有以惑之也……” [7]（P777）崇庆州，
清末属四川成都府路，但距成都较远，如此偏远一

隅演戏活动尚如此活跃， 可见成都一府民间演剧

之盛炽。
我们从后来 四川总督岑 春煊发布的 政令中，

可以看到对这一奏议的回覆， 以及随即展开的查

禁说唱评书、小说戏曲的行动：“缘邪说如《水浒》
《三匣剑》《绿牡丹》等书，所言皆好勇斗狠、犯上作

乱之事；茶馆所讲评书亦无非此等事。 读者、听者

尤而效之，遂自目无法纪，故开盗智；即今之拳匪，
亦此等书有以惑之也……至于 治盗而禁及 演戏，
似属迂阔，言谈不近情理。 不知川省戏价本贱，无

论城乡会戏一开，经旬累月，百里内之来观者盈千

累百，良匪混杂，皆以看戏为名，兵差无从稽查，团

保亦难盘诘，盗匪成群，结党混迹其间，同谋不法，
比比皆是。 其盗薮州县，则戏场内匪类糜集，刀枪

林立，更无人敢于过问。 因此而匪党日多，匪风日

炽，其传染迄无休息，以故戏场近处，或城或乡之

被抢劫被捉赎者不知凡几！ 至若观戏者废时失业，
有碍生计， 演唱淫戏败坏风俗， 犹其害之尤大者

耳。 ”[7]（P777）从清末铺及京畿以及江南、江北的戏曲

扮演活动遭到禁毁的情形看，四川成都评书说唱、
民间演戏活动被禁， 并非只是在上官员偶一为之

91



的行为。 在统治者看来，民间演剧总是与匪盗、赌

博、失业、动乱、民变等社会群体性事件相伴生，甚

至就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发酵素。 观演戏曲

邀集人众、藏污纳垢，滋生刑案、扰害风俗，是一种

官方无法掌控的文化丛林地带， 因而成为官方禁

毁民间文化的矢的。 需要注意的是，牵连四川义和

拳教案和“拳匪”作乱，的确是《三匣剑》遭到禁毁

的特殊背景。
双红堂藏本《三匣剑铁球山》是清末四川唱本

64 册中抄本独特、本事稀见的一种。 此剧以风月姻

缘为主线，以清官断狱与剑客行侠为复线，通过角

色突转、关目措置、道具复现等手法，形成了民间、
庙堂、 江湖三线互动的人物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叙

事趣味，声张民间正义、宣示江湖精神、倡扬权力

下移，呈现出浓郁的川戏风味和地方民俗色彩。 考

察这一域外流播的早期川剧稀见剧目， 也同时是

清末牵连教案而遭到地方政府禁毁的禁戏， 对于

了解清末地方戏创演活动及四川社会风俗民情具

有极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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